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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卻說鍾離權見了鐵拐先生，拜伏於地，叩首不已。鐵拐先生忙著費長房將他拉起來，笑道：「恭喜你，如今才得了真正的師父

了。是我冒失，妄居師位，心中很惶愧的，你卻何罪之有？」鍾離權見鐵拐先生如此說法，益發覺得不安。但他出身山野，生性又

極忠厚，從不會說客氣話兒，心有未安，只會面紅耳赤，舌噤氣結，情形非常難過。鐵拐先生已知其意，不覺大笑道：「你以為認

了新的師父，我這錯認的師父便和你割席分襟起來，斷絕來往了麼？須知你我原屬同門，本來只是弟兄關係，論理你做弟的遇貶下

凡，做兄長的有個不盡力維護照拂的麼？我這次下山雖還有旁的事情，可說一半兒都是為你，為你就是要點醒你，指教你，扶植提

攜你，使你不昧本來，早脫凡塵，早昇天界，只要把這些事情辦了，我為你的責任已完，何必斤斤於師生兄弟的名義之間。難道我

做了先生就肯管你的事，做了兄長倒反棄你如遺，不問你的好歹進退了；更難道你要做我學生才能得我指教提拔的好處，做了我的

師弟就不能領受我這番栽成之德了？就說世俗之見，動不動講感德報恩，我們都是超出凡俗之人，休說講不到這些事情，即使真要

感激圖報，也只要你能夠明白我的苦心好意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努力修持，早歸仙班，使我對你的責任也好早一日完了，我的一番

苦心也早早得個交代，這就是你報恩第一個辦法了。別說我咧，就論你新認的祖師，他有那樣地位、那種道行，難道還希望你報

答？所指望者還不是我才說的幾句話兒。可見為師、為友、為弟兄，實事和結果，全是一樣，你還介意些什麼？」這鐵拐先生滔滔

而談，又懇切又誠篤，又於謙讓之中顯有慰勉之意。　　兩面坐著的仙姑和費長房都感歎不已。鍾離權卻越發自覺兀自難安，額角

上濕涔涔的流下兩行愧汗來。鐵拐先生卻還在接續說下去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名義上不能不正。從今為始，你該改口稱我師兄，

和大姑娘一般稱法，我也改口叫你師弟，好在前生本來如此相稱，如今只算得回覆原狀。」說畢大笑。誰知鍾離權聽到這裡，忽然

滿面淚痕，走近鐵拐身邊，伏地大哭起來。這孩子出世以來，經過多少危險災難，若說痛哭流涕，自有知識以來，怕還是第一次

兒。鐵拐等三人自然都理會其意，只見他哭了一會，大聲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粗口夯舌不會說話，師父今天說的自然有師父的大道

理，就是東華祖師他也如此說法，但是事實盡管恁地，弟子心中卻總覺非照舊稱呼心中萬萬不能安適，也不光是稱呼，還要師父待

我仍和從前一樣，弟子與師父也與先時無別，如此弟子才得安心用功，領受師父的教訓，不負師尊的期望；要是不然，弟子敢情一

定得不到一些益處，白費了兩位師尊的苦心，還是趕緊回頭歸至家中，跟爹爹打禽獸去好得多了。弟子只會說這幾句話兒，也不曉

什麼叫做客氣，橫豎這不是講究客氣的事情。弟子言盡於此，此外的話，要說也不會說了。師父要不答應我，索性也不必做我的師

兄了，還望師父原諒。」

　　鐵拐先生見他說話雖然不文，卻是�分懇切質直，越見他天真無偽的好處，一時又不好駁他，正在為難，卻有何仙姑、費長房
二人看不過去，出席代求說：「師父和師弟說的都有至理，不過師父教他修道，還要慢慢的提拔照拂他，那是實在的事情，不比一

句空論的話兒可以敷衍了結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名義上當然更無愧怍，好在三教中以一人而從師多人的其例極多，所以說聖人無常

師，正指此理而言啊！如今師父和權弟既各有意見，某等情願作個居間之人，請用執中辦理之法，師父事事謙讓，自然不肯再居師

位，不妨照前生輩份稱他一聲師弟。權弟呢？明明是從學弟子，更不妨盡以師禮相尊，一切都照原約，有何不可？」鐵拐先生只得

答應了，笑道：「這孩子如此倔性，教我也沒有辦法，好在東華帝君也能知我不是好為人師、目無前輩、故為僭妄之人，一定能夠

原諒我的。權兒如今可以起來了，還哭什麼呢？」鍾離權還覺不大妥當，又說：「既然師父已經承認居於師禮，怎又以師弟稱我？

不但我不好答應，也怕給別人笑話，說我做弟子的狂妄，反說師父太過謙虛，這也不是道理呀！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罷、罷，不用

多纏了，橫豎我隨便喊你阿權、權兒都可以的，你也胡亂答應著就完了，論理仙家作事要名正言當，不得如此馬虎，但今日之事不

比尋常，也得稍稍通融些兒。這不完了事啦！」

　　鍾離權方才起來，他還沒有見過費長房，鐵拐指給他們相見過了，方笑對他說：「我派你去接長房，實在是要試試你真正膽

力，有膽有力還不以為奇，須要出以仁厚，行以義俠，難為你都幹得不背我心。還有一件小小過失，你祖師已經指戒過了，不必再

說，當時約略一算，算定你遇到妖鬼之後，一覺夢醒之時，即長房回來之際，兩人當在山中遇到，所以著你去迎接長房者，實即斷

準你可以和長房一同歸來。哪知次日天暮時分長房果到，而不見你同來，這才發生疑慮，重復默運玄功，細細一算，才又知道東華

帝君又利用這個時機，派遣白虎將你迎去。究竟帝君道法高深，非我輩所能及，但是一言之失又種再世之緣，帝君也可謂自討苦

吃；而在你卻不能不算是意想不到，萬載難遇的奇緣大福。大概你追隨祖師年代不少，祖師救人救世，立德立言，功蓋宇宙，道侔

帝天，你只是一童子身份，相從既久，勞績自多，所以一經轉世為人，反有那樣的奇遇。要之仍是祖師的福蔭，決非偶然之故，不

可不明白的。」

　　鍾離權聽了，自然完全明瞭，只見兩位師父事事都能不見而知、不聞而得，彼此相測不差釐毫，不覺於驚駭之中又添出�分開
心的念頭來，一霎時間稚態又完全呈露出來，忽然跑近鐵拐先生身邊，似漆遇膠，黏住了他的身上，笑得渾身亂顫，說道：「想不

到你兩位師尊都有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在你倆身邊做弟子可是真不容易，稍許有些壞處，我們自己還不曾明白，敢則你倆的什麼掌心

雷兒已到了我們頂門兒上了。」說罷，又連連搖頭咂舌的說道：「好厲害，好厲害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」

　　幾句話兒說得鐵拐等師徒三人哈哈大笑起來。鐵拐先生便一手拉住了他的髮髻兒，一手拉住了他的小臂膀子，也笑著安慰他

道：「孩子，你的見解不錯，做人是要這般小心，修道更該格外謹持，但我要進一步教訓你，修道在己不在人，畏罪怕責，不敢疏

懈，不能說不是懷刑守法的君子，然而人品之中已落下乘，好像用功修道，不是出於本心之所願為，乃因畏懼罪責之故，不敢不如

此做，那豈不成了有心逃塾、無計脫杖的頑皮童子嗎？」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鍾離權又首先笑起來道：「我不過這麼說罷了，誰又

那般不習好呢？」鐵拐先生和仙姑等又失笑起來。

　　先生又道：「這是一層道理，還有一句話也是你說錯了的，神仙規律和人間法令一般，也有輕重之分，按罪名大小為準，則如

你說動不動就用雷擊，一個凡人能禁得幾回雷火，難道為些小事情也處以這等極刑，那不比當今的昏皇更厲害了麼？好孩子，我知

道你才說的都是戲言，但戲言也要有個分寸，方不被人輕笑，如遇緊要關頭，簡直有一言之失，可以釀成彌天之禍的。你不見昨兒

你那祖師的事情麼？在他原早有此心，偶一失口，言如矢發，不可挽回；究其本根，仍在平日的心緒，不一定在於失言，但心藏於

內，口發於外，藏於內者尚可暫為延緩，一輕出口即成發動之機，到了時機成熟，雖有天帝之力，不能羈延片刻，豈不可危，豈不

可懼？」這一番話把鍾離權說得半響不敢做聲。

　　鐵拐先生又囑咐道：「阿權，這事乃是天機，不能漏泄，千萬不得胡亂講說，說出去是有犯天條的。」鍾離權諾諾稱是。何、

費二人正想請問其事，至此也不敢再言。

　　鐵拐先生又對鍾離權笑道：「你在途中遇見的兩妖，一是白狐精，就是年長的炎道人，還有那個冷深，卻是一隻兔子修成氣候

的。狐性多詐，兔性本刁，雖然能夠變幻人形，有些道法，究竟不脫本性，所以一見了你，就想於中取事，將你來利用一下。他們

豈不知東華祖師是天上顯爵金仙，和他們邪教絕對不能相容，偏要混充正道，把你當個傀儡兒玩；還有那個老道，他們所稱為師叔

的，這卻並非禽獸轉胎，乃是一個當盜頭兒的，其人名李壁虎，綽號就叫壁虎，因他驍勇絕倫，又能飛簷走壁，這人犯案極多，害

人無算，後來忽然省悟前非，棄業出家，居然也被他修成現在的地位，算得通天教主派下的大有能為之人。他們把秦皇派遣入海的

徐福半路攔截起來，略施妖法，哄得徐福信為真仙，便把皇帝的敕書交付他們。他們自來咸陽見駕，卻把徐福等一行數�人丟在一
個海島上，幸而遇到我師兄縹緲、火龍兩真人，憐他們誤入陷阱，窮無可歸，方施大法力替他們建立村子，運去五穀種子並蠶子桑

樹等類，使他們可耕可織，從此也不必再回中國，日久繁殖起來，大可自成一國，傳世勿替。一則因那徐福心地頗佳，況為我教而



去，雖然被誘上當，還該格外垂恩，以示我教博大仁慈之至意。二則秦皇殘忍成性，徐福請去的妖人久後必露真相，真相一顯，妖

人不能立足，徐福必得欺君之罪，所以不令他回國者，也有一番維護保全之心。聞得此次兩位真人為他的事很費了一番心機，並還

替他下海一趟，招呼龍王父子夫婦，因該島綿亙南北，直伸東海之中，成個狹斜之形，風浪一起，兩岸居民必受大害，該島形狀既

屬狹斜，兩岸一去，中間腹地所餘有限，分明便去了全國的一半，因此特囑他們格外照料，免被災厄。惟海中風浪雨水都有定量，

該島兩岸的風浪減小，必將所減的數量移到距岸較遠的大海中去，於是大海風波反比從前更大，以後中國船舶如要到島中去卻要冒

大險了。火龍真人說得好，他道：「該島孤懸海外，靠著仙法栽成，自守其土，足夠生活，萬一受人侵略，只怕難以招架，得此天

然風浪作個屏蔽，卻算一個絕好的自衛之法。』我們對於徐福，原用不著如此出力幫忙，所以然者，也欲留些紀念於大海之中，藉

示我仙術之無邊耳。」

　　鐵拐講述至此，何仙姑笑問：「如此大島，以前難道沒有居民？就靠徐福帶去的數�童男女，若要繁殖起來，倒也很不容易
咧。」鐵拐先生點頭道：「聽說島中居民還是上古時代的情形，將來繁殖丁口，自然以這班童子為本根，但因急求孳生之故，不免

有婚姻太早的弊害，若照人生體氣和生理而論，只怕不得強種，因此兩位真人又面囑龍王，特派水府醫官搜求海狗陽道，制成一種

健身強種之藥，交與徐福，分派給眾童子服食。有此一法，將來留下的人種反比別處來得結實，不過身體要比較矮一些兒，卻正可

用短小精悍四個字的評語，這也是仙家的妙用啊！除此以外，還有一層無可如何的事情，是因婚姻配合，不按中國古禮，無父母之

命，無媒妁之言，雙方慕悅即可任情苟合，更沒什麼人指斥他們不當。而且一男同時可與數女為婚，一女可於一時愛悅幾個男子，

有今日相愛而明天相絕的，彼此便可任意所欲，另覓可愛之人。或是夫婦一死在前頭，續娶再醮，更屬極正當的事情。總而言之，

這地方人口太少，又與外界隔離，不易與他國通婚，當道之人第一急務在於速速殖種，凡是可以多生人口的，便可什麼都不問。弊

端之始，原因如此，往後必致淫風大盛，無法收拾，所謂作法於涼，其弊猶貪，作法於貪，弊必更甚，猶之乎這個道理啊！」眾人

聽了，無不點頭歎息。

　　鐵拐先生又笑道：「你們瞧這批妖人可算得荒謬麼？光這徐福之事，我兩位師兄不曉得費了多少心血，才把他弄到這島國去，

辟起土地，芟除草艾，做起一個新國家來。（下缺）

　　（上缺）他們竟能老著面皮，硬說又是他們的功勞，豈不可笑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正是這話，他們對弟子也是這樣說的。」鐵

拐先生和費、何二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鐵拐先生又道：「他們既敢貪人之功，勢必還要實行他們卑劣手段，非要害得徐福等子孫吃

他們的虧不止，你們瞧著罷！」三人聽了，都點頭嗟歎。鐵拐先生便問鍾離權：「可把他們給你的那個什麼寶盒兒取出來，大家玩

玩。」鍾離權笑道：「師尊事事前知，那批妖奴還敢存心暗算，真乃不知自量的東西。」一面說一面早從懷中取出那個寶盒，給與

鐵拐先生。但他玩心太重，同時就迫不及待地把那盒子開了開來，但聽「轟」地一聲，眾劍齊出，向鐵拐先生師徒三人分頭刺去，

立時聽得啊呀一聲，即有二人受創撲地。

　　未知撲者是誰，性命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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